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說岳全傳
第七十五回  萬人口張俊應誓　殺奸屬王彪報仇

　　詩曰：　　休言是是非非地，現有明明白白天。試看害人終自害，冤冤相報總無愆。

　　話說岳夫人聽得外邊吶喊，即著家將出去查看。牛皋道：「敢是有人來劫法場麼？快將我的兵器來！」正待要立起身來披掛，

家將已進來稟道：「眾百姓為那張俊在臨安奸人婦女，佔人田產。今日許多受冤之人，都來看他行刑，想要報仇，故此喧嚷。」岳

夫人道：「既有此事，那百姓眾多怨恨，這一刀，怎能報得許多仇來？也罷，如今可傳我之命，將張俊賞與眾百姓，隨他們怎麼一

個處置罷！」

　　家將領命，傳出這句話來，那些眾百姓齊齊跪在外面叩頭，謝了岳夫人，起來七手八腳，一窩蜂把張俊擁到湖塘上。也有手打

的，也有腳踢的，亂個不止。內中走出一個人來，叫道：「列位且慢動手！我們多感岳夫人將這奸賊賞與我們報仇。若是張家報

仇，李家不能報，就有許多爭論了。況且受害之家盡多，他一個人，如何報得完？我們不如把他推到空闊之處，眾人立在一邊，逐

個走來，將冤仇數說他一遍，就咬他一口，如何？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妙極！妙極！」即時將張俊推在空處，綁在一棵柳樹上。

　　先是一個走過來，罵聲：「奸賊！你為何強佔我的妻子？」就一口咬下一塊肉來，就走開去。讓第二個上來罵道：「奸賊！你

為何謀我的田地？」也是一口。又一個來道：「奸賊！你為何貪贓把我父親害死了？」也是咬一口。你也咬，我也咬，咬得血肉淋

漓。咬到後頭，竟咬出一場笑話來，不知那裡走出一個無賴，有甚冤仇，竟把他陽物都咬掉了！

　　當時牛皋命將張俊斬首，裊了首級。然後命將秦熹、萬俟卨、羅汝楫三人斬了。將四顆首級，一並擺在岳爺面前，祭奠一番，

焚化了紙錢。太夫人起身進城，同了牛皋、眾將、公子等，入朝謝恩已畢，回歸府第。次日，周三畏差解官將各奸臣家屬，起解嶺

南而去。

　　且說過不得兩三日，又有告急本章進朝說：「兀朮大兵已近朱仙鎮，�分危急，請速發救兵！」張信抱本上殿啟奏，孝宗隨傳
旨，宣岳雷進朝。岳雷聽宣，即行進朝，朝見已畢。孝宗面封岳雷為掃北大元帥，牛皋為監軍都督，諸葛錦為軍師，眾位英雄俱各

隨征，有功之日，另行封賞。岳雷謝恩，辭駕出朝。次日，張元帥調撥人馬，岳雷拜別了母親妻小，到教場中點齊各將，帶領二�
萬人馬，浩浩蕩蕩，離了臨安，望朱仙鎮而來。有詩曰：

　　恩仇已了慰雙親，領受兵符寵渥新。克建大勛同掃北，行看功業畫麒麟。

　　慢表岳雷帶領三軍來迎兀朮。再說到當年鐵面董先在九宮山落草，遇見了張憲，一同前去投順了岳爺。其時不便攜帶家小，將

妻子錢氏安頓在九宮山下一個村莊居住。所生一子，取名耀宗，年紀尚幼。後來董先死於金營陣上，岳元帥常常著人贈送金銀撫

養。不道這耀宗長成起來，祇落得好一副長大身材，面如鍋底，力大無窮，慣使一柄九股托天叉，重有百�餘斤。那一村人懼怕
他，俱稱為「卷地虎」。那日和同伴中頑耍閑講，提起岳爺父子被奸臣陷害，心中忿忿不平。回到家中，收拾行李，別了母親，竟

望臨安小路，要與岳家報仇。

　　在路行了幾日，這一日來到列峰山下，天色已晚。正愁沒個歇處，急步亂走，忽見前面樹林內走出一個人來，生得身長九尺，

年紀不上二�，面如黃土。頭戴包巾，身穿青布扎袖；腳下纏著卷腿，穿著一雙快鞋，手執一根銅棍。看見董耀宗近前，大喝道：
「快拿買路錢來！」董耀宗哈哈大笑道：「朋友，要甚麼？」那人道：「要買路錢，要甚麼！」董耀宗哈哈大笑道：「朋友，這個

路是你幾時掙的，卻要我的買路錢？」那人道：「普天下的路，老爺撞著就要錢，若不與我，休想過去！」耀宗道：「你問我老爺

要錢，豈不是虎頭上來抓癢？不要走，且賞你一叉，發個利市。」便舉叉望那人搠來。那人大怒，舞動熟銅棍招架。

　　二人戰了五�餘合，不分個高下。耀宗暗想：「這個人本事倒好，不如收伏他做個幫手也罷。」便將九股叉架住了銅棍，叫
道：「朋友，與你殺了半日，不曾問得你的姓名，且說與我聽。」那人道：「老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姓王名彪。因我有些力

氣，這些人都呼我做『搖山虎』。」董耀宗道：「你既有這樣本事，為甚麼不去干些功名，倒在這裡剪徑？」王彪大喝道：「放你

娘的屁！我父親乃岳元帥麾下將官，我豈肯為盜？祇為要往臨安去，少了盤纏，問你借些，甚麼剪徑！」董耀宗道：「你父親既是

岳元帥的將官，不知叫甚名字？」王彪道：「我父親王橫，那處不聞名？」董耀宗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和你俱是自家人了。我非別

的，乃鐵面董先之子，董耀宗是也。」王彪聽了，便撒了熟銅棍，慌忙作揖道：「啊呀！原來是董公子，方纔多多得罪，休要見

怪！不知公子為何到此？」董耀宗把要往臨安，與岳爺報仇的話說了一遍，然後道：「不想在此處得遇王兄！」王彪道：「不瞞公

子說，父親跟隨大老爺來至臨安，到了平江驛，大老爺被眾校尉拿了。那時我父親不服，正欲動手，大老爺喝住，被眾校尉亂刀砍

死。我在家聞得此信，不知真假，別了母親，趕到平江探聽。半路上遇著跟隨軍士，將此銅棍還我，方得實信。又聞得將大老爺拿

進京去，祇得回來。不道今年母親亡過，舅舅又死了，祇剩得單身獨一。故此要往臨安去，打殺那些奸臣，為大老爺、父親報仇。

不想帶少了盤纏不能前去，所以在此做這勾當。」二人大笑。耀宗也把心事說了一遍，各各歡喜，就在山下撮土為香，拜為弟兄。

趕到前村，尋個歇店，歇了一夜。

　　次日，同望臨安上路。一日，來到九龍山下，祇聽得一棒鑼聲，松林內走出幾�個嘍囉，一字排開，大叫：「快拿買路錢
來！」董耀宗對王彪道：「三兄弟，你的子孫來了。」王彪大笑，走上一步，喝聲：「狗弟子孩兒！老爺正沒盤纏，若有，快快送

些來與我。」嘍囉道：「可不晦氣麼！兩天不發利市，今日又張著個窮鬼！濫不濟，把身上的包裹留下，也當殺水氣。」眾嘍囉也

不曉得利害，七手八腳，向他二人背上來把包裹亂扯。王彪大怒，把熟銅棍一掃，跌倒七八個。董耀宗把九股叉略略一動，又叉翻

了四五雙。眾嘍囉見來得兇，都飛奔上山去了。

　　董耀宗叫聲：「三兄弟，你看那些嘍囉逃上山去，必然有賊頭下來，我與你在此等一等，替他要些盤纏去也好。」王彪道：

「董哥說得有理。」話猶未了，祇見山上飛下一騎馬來，董耀宗抬頭一看，祇見馬上坐著一位英雄，生得臉白身長，眉濃脣厚，兩

耳垂肩，鼻高准闊。身穿一領團花繡白袍，頭戴一頂爛銀盔，坐下白龍馬，手提雙鐵戟，近前來大喝一聲：「那裡來的野種！擅敢

傷我的嘍兵，爺爺來取你的命也！」董耀宗大怒，也不回話，舉手中托天叉劈面就搠。那將使動雙戟，如雪花飄舞一般的飛來，馬

步相交，叉戟並舉。不上二�來合，王彪見董耀宗招架不住，提起手中熟銅棍上前助戰。那人使動手中雙戟，猶如猛虎離山，好似
惡龍戲水。二人戰不過，祇得往下敗走。那人緊緊追趕。

　　二人大叫道：「我等要緊去報大仇，和你作甚死冤家，苦苦的來追我？」那將道：「既是你要去報仇，且住著，說與我聽。若

果有甚麼大仇要緊去報，便饒你前去；倘說不明白，休想要活。」董耀宗道：「俺乃岳元帥麾下統制董先之子，名叫董耀宗。這個

王彪，是王橫之子。因岳爺爺被秦檜、萬俟卨等眾奸臣殺害，我兩個要到臨安去殺盡奸臣，故此要緊。」那將聽了，哈哈大笑，連

忙收戟下馬道：「不知是二位兄長，多多得罪！我非別人，乃楊再興之子，楊繼周是也。當日家父歸順了岳爺，小弟幼時，就同家

母住在寨後。不料家父被兀朮射死在小商河，我母親日夜悲啼，染成一病而亡。小弟本欲到朱仙鎮投奔岳爺，去殺兀朮報仇，不想

元帥又被奸臣陷害。故此小弟招集舊時人馬，復整山寨，今日得遇二位，既要報仇，請二兄到山寨商議。」二人大喜道：「原來是

楊公子，怪道這等好武藝！」二人重新見禮。嘍囉牽過馬來，三人坐了，一同上山。

　　進寨坐定，各把心中之事訴說一番。繼周道：「臨安既為帝都，自有許多人馬，我三人不可莽撞，反誤大事。二兄權住在此，

且招攬英雄，糧草充足，那時殺進臨安，方可報得此仇。」二人稱言有理，三人說得投機，擺下香案，結為兄弟，就在這九龍山上

落草，分撥嘍囉四處探聽張羅。

　　一日，三人正在寨中閑談，忽有巡山小嘍囉報道：「山下有一起官家，解犯在此經過，打聽得有些油水，特來報知。」王彪起



身道：「待小弟去拿來。」隨提著銅棍，帶領嘍囉，大步飛奔下山。祇見四個解官、五六�個解差，押著三四�個犯人，男男女
女，已到面前。王彪大喝一聲：「拿買路錢來！」那些解官、解差嚇得魂不附體，戰兢兢的叫聲：「大王！我們並非客商，乃是刑

部解差，解些罪犯，往嶺南去的。求大王放我們過去罷！」王彪道：「我也不管這些嚕蘇。」叫眾哄羅：「都與我拿上山去！」眾

嘍囉一聲吶喊，就把眾人推的推、扯的扯，推著車，挑著擔，一齊押上山來。

　　王彪進了山寨，對楊繼周道：「小弟拿得這些罪犯，我們審他一審，看內中如有冤枉的，便把解官殺了，放他們去。」眾犯聽

得了，齊聲叫道：「冤枉的。」四個解官慌忙跪下道：「大王爺爺！這班都是奸臣家屬，並沒有甚麼冤枉的事！」董耀宗便問道：

「是那個奸臣的家屬？細細說來。」那解官道：「這是秦檜的媳婦、女兒，這是萬俟卨、羅汝楫、張俊等眾奸臣的子女、媳婦，一

共有四�多名，現有文書為證。」楊繼周道：「這班所犯何罪？你可說來。」解官即將高宗崩駕、孝宗登極、兀朮起兵、張信進宮
啟奏、赦回岳氏一門、岳公子應襲父職、聖上親往岳王墳前祭奠、又差官招安了牛皋老爺們、將各奸臣處斬、子孫、眷屬盡流嶺南

充軍之事，細細述了一遍。

　　三個大王聽了，一齊呵呵大笑道：「這一班奸賊，不想也有今日！」吩咐將萬俟卨、羅汝楫、張俊之子，取出心肝，另行梟

首。眾嘍囉將這班人推到剝衣亭上，一齊綁起來，剮出心肝，又把他們首級砍下，排在桌上。設了岳爺父子、張憲的牌位，將心肝

人頭祭奠已畢。王彪又把父親王橫的牌位供著，亦將心肝人頭祭奠過了。那解官嚇得魂飛膽喪，祇是磕頭求告。楊繼周道：「你休

得害怕。俺且問你，如今那岳家少爺，還是在朝為官，還是在那裡？」解官道：「岳家公子，今朝廷封為掃北大元帥；牛皋老將，

封為監軍；一班老小英雄，盡皆隨征。起了二�萬大兵，迎請二聖回朝，掃滅兀朮去了。」楊繼周吩咐：「將眾奸臣罪犯的財物，
賞了解官，打發他下山去罷。」那解官等磕頭謝恩，沒命的奔下山去，趕路回臨安復旨去了。

　　楊繼周對董耀宗道：「既然岳二公子提兵掃北，我們何不棄了山寨，統領人馬，去助他一臂，何如？」董耀宗道：「大哥之

言，正合我意。」繼周道：「但是我們與岳公子並未相識，帶了許多人馬，恐怕動人疑惑。敢煩二位賢弟，先往朱仙鎮大營去通達

岳二哥；我卻在此收拾人馬糧草，隨後就來。」王、董二人道：「大哥所見極是。」次日，辭了繼周，祇帶兩個小嘍囉作伴，星夜

望朱仙鎮而來。正是：心忙似箭猶嫌緩，馬步如飛尚道遲。

　　再說那岳雷領了大元帥印綬，統領大兵二�萬，到了天長關。即有本關總兵鄭材，出關迎接。岳雷過了天長關，直至朱仙鎮
上，放炮安營。

　　那金邦探子，報進牛皮帳中來道：「啟上狼主，宋朝差岳南蠻的兒子岳雷，統領二�萬人馬，已到朱仙鎮上紮營了。」兀朮
道：「呀，有這等事！那南蠻皇帝，叫這後輩小兒來拒敵，想也是命盡祿絕了！再去打聽。」探子應聲：「得令！」出帳而去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岳雷昇帳，諸將參見已畢，即傳下令來道：「今日那一位將軍去見頭陣？」說還未了，旁邊閃出一將，應聲：「小

將願往。」岳雷一看，卻是歐陽從善。岳雷即命帶領三千人馬，往金營討戰。從善答應一聲：「得令！」出營上馬，手提雙斧，帶

領軍士直至番營，大聲喊道：「快著幾個有本事的出來試斧頭。」那探事小番報進帳中，兀朮問道：「今日有南蠻討戰，誰人去與

我拿來？」但見帳下閃出一員番將應道：「小將土德龍願往。」兀朮遂點三千人馬，叫土德龍出去迎敵。土德龍得令，手提鑌鐵烏

油棍，出營上馬，帶領番兵，來到陣前。歐陽從善抬頭觀看，但見來的番將：

　　金盔插雉羽，藍臉爆睛紅。金甲袍如火，黃驃馬似熊。

　　手執烏油棍，腰懸滿月弓。金部稱大將，名為土德龍。歐陽從善看見番將相貌兇惡，暗暗的道：「我在江邊海口，見了些粗蠢

蠻漢，卻是從未見過韃子的。不要初發利市，倒輸與他了。」便喝道：「來將何人？快通名來。」土德龍道：「俺乃大金國昌平王

平南大元帥完顏兀朮四太子麾下前哨平章土德龍是也。你乃何人，敢來阻我大兵，自尋死路？」從善道：「我乃大宋天子駕前都督

天下兵馬掃北大元帥岳帳下統制歐陽從善，名喚『五方太歲』的便是，何不自下馬受縛，省我老爺動手？」土德龍大怒，舞動烏油

棍，當頭打來。歐陽從善搖動雙斧，劈面相迎。兩馬跑開，斧棍並起，一來一往，不上�二三個回合。這個番賊，原來中看不中吃
的。從善是拚命的，把雙斧沒頭沒臉的亂劈，他那根烏油棍竟有些招架不住了。又戰了三四合，被從善左手這把斧挑開烏油棍，右

手這把斧砍去，正砍個著，土德龍好好一個頭竟劈做兩片，死於馬下。梟了首級，掌著得勝鼓，回營繳令。岳雷命軍政司上了歐陽

從善第一功。

　　那邊小番飛風報進牛皮帳中：「啟上狼主，土元帥失機了！」旁邊惱了土德虎、土德彪、土德豹弟兄三人，一齊上前稟道：

「南蠻殺我哥哥，小將弟兄們前去擒那岳南蠻來，與哥哥報仇。」兀朮依言，撥兵五千，同去討戰。三人得令，上馬領兵，來至宋

營前喊罵，小校報進中軍。岳雷即傳請老將吉青，協同宗良、余雷，帶領三千人馬，一齊迎戰。三人領令，出營上馬，來到陣前。

但見對陣馬上，齊齊排列著三員番將，怎生打扮？但見正中間那將：

　　臉似赤霞紅，怪眼賽燈籠。鐵甲生光焰，皮帶嵌玲攏。

　　駿馬追風電，狼牙出海龍。將軍土德虎，出陣顯威風。左首馬上坐著的，生得來：

　　一張鐵扇嘴，鬍鬚亂更虯。兩隻銅鈴眼，睜開鬼神愁。

　　大刀橫馬背，殺氣滿心頭。若問名和姓，金邦土德彪。右首馬上坐著的，越發生得兇惡：

　　頭如笆斗大，青臉爆雙睛。身長一丈二，膂力幾千斤。

　　叱吒風雲變，暗啞山岳崩。番邦土德豹。儼似巨靈神。吉青大喝一聲：「你們這班狗養的！一個個排齊了，報明名字，把頸脖

子伸長些，好等我來排頭打去，省些氣力。」那土德虎大喝道：「你這狗南蠻！休要亂話，尚不知某家大名厲害哩！某乃大金兀朮

四太子帳下前哨平章士德虎。這是俺三弟土德彪、四弟上德豹。你殺了我大哥，特來拿你去，挖出心肝來祭奠。」吉青道：「啐！

張三入了你娘，卻問我李四要錢！不要走，吃我一棒罷！」舉起金頂狼牙棒，當頭蓋下，土德虎忙把鐵搠狼牙榻相迎。

　　二將一樣狼牙棍，棋逢敵手相交進。來來往往手無停，下下高高心不定。一個棒來心不善，一個棒去真兇狠。直殺得天昏地暗

鬼神愁，倒海翻江波浪滾！

　　兩個戰了二三�合，土德虎有些招架不住了。土德彪搖動手中雁翎刀，出陣助戰，這裡宗良舉起鑌鐵棍，接住廝殺。土德豹挺
著丈二蛇矛，飛風出馬。余雷舞動雙鐵錘來迎。六個人捉對兒廝殺。但見：

　　兩陣齊鳴戰鼓，六人各逞英豪。長槍鐵棍亂相交，雁翎雙錘閃耀，這場惡戰果躁蹺，莫作尋常閑鬧！

　　六人大殺了一陣。土德彪手中刀略略一鬆，被宗良擋腰一棍，打下馬來。三軍一聲吶喊，土德虎著了忙，來不及，吉青的狼牙

棒早從頭上蓋將下來，把個天靈蓋打得粉碎。土德豹見兩個哥哥俱死，不敢戀戰，撥轉馬頭敗走。這裡三人也不追趕，取了首級，

回營報功。

　　那土德豹敗回金營，來見兀朮，哭稟道：「南蠻厲害，兩個哥哥又喪於南蠻之手，特來領罪！」兀朮大怒道：「有這等事！」

便問帳下：「有何人敢去與岳南蠻打仗？」當時惱了大元帥粘得力，上前來稟道：「小將願往。」兀朮便道：「將軍若去，自必成

功。」遂命領軍三千，去宋營報仇。

　　粘得力領令出營，手提一百二�斤重的紫金錘，跨上駱駝，直至宋營討戰。小校報進中軍：「啟上元帥，營門外有番將討
戰！」岳雷傳令：「命羅鴻、牛通二人，帶領三千人馬迎敵。」二人得令，出營上馬，來到陣前。抬頭觀看，但見來的番將：

　　頭上金冠雉尾飄，身穿金甲象皮絛。腰懸秋水青風劍，背插螭頭雁翎刀。

　　面似紅銅無二色，滿口黃髮如蠟膠。儼似金剛無二樣，勝卻波斯國內豪。

　　牛通大喝一聲：「你這蠻子，叫甚麼名字？說明了好上帳。」粘得力道：「某家乃金邦大元帥粘得力便是。你是何人，敢傷我

的先鋒？」牛通道：「老爺叫做『金毛太歲』。你撞著太歲爺，也是閻王注定你的壽限了，且吃我一刀！」粘得力舉起紫金錘架開



刀，還一錘打來。牛通舉刀一架，格當一聲響，震得兩臂麻木。牛通叫聲：「好家伙！」粘得力又是一錘，牛通一閃，落了空，跌

下馬來。羅鴻見了，飛馬上前，抵住了粘得力，大戰了四五個回合。宋營軍士將牛通救回營去。羅鴻戰不住粘得力，也祇得敗回。

　　岳雷在帳中聞報番將厲害，忙令宗良、余雷、歐陽從善、鄭世寶田將，一齊出營接應。正值羅鴻敗回，宗良就掄動鐵棍，從善

舞開雙斧，余雷掄起鐵錘，鄭世寶排開鐵方槊，上前迎住粘得力，走馬燈相似，團團轉的廝殺。粘得力毫無懼怯，舞起紫金錘，左

插花，右插花，上三路，下三路，戰了四�餘合，越斗越有精神了。四將看來不搭對，祇得敗回。粘得力見天色已晚，嗚金收軍回
營，來見兀朮報功。兀朮大喜道：「元帥今日辛苦了，且請回營將息。」粘得力謝了，自回本營。

　　次日，粘得力又到宋營討戰。岳雷傳令王英、吉成亮、施鳳、湯英、伍連、余雷、韓起龍、韓起鳳、岳霆，共是�員小將，出
馬迎敵。眾將得令，各拿兵器出營，來到陣前。也不通名道姓，一窩蜂上前，將粘得力圍住垓心，刀槍並舉，錘斧齊奔。粘得力大

喝：「你們有多少？索性一齊來受死！」使起紫金錘，左遮右架，前挑後搠，那裡在他心上。早有小番報知兀朮，兀朮隨命撒離

罕、孔彥舟、孛堇哈哩，鵑眼郎君四員驍將，出馬助陣。呀！嗄嗄！這場惡戰，好不怕人！但見：

　　光爍爍，旌旗蕩漾；骨冬冬，戰鼓齊撾；昏慘慘，冥迷天日；漸索索，亂撒風砂；唿啦啦，箭鋒似雨；密鏘鏘，戈戟如麻。直

殺得黑洞洞雙眼亂飛花，但祇見軱轆轆人頭滾落。那粘得力猶如離山猛虎，出海蛟龍；更有這四員猛將，幫助威風。

　　那�員小將都有些招架不住，一個個撥馬奔回。粘得力率領眾將兵卒，隨後追來。將近宋營，虧得宋營軍士鳥槍噴筒，強弓硬
弩，飛蝗一般放來。粘得力等祇得鳴金收兵，打著得勝駝皮鼓，回營繳令去了。

　　到了次日，岳雷昇帳，齊集眾將商議。諸葛錦道：「元帥不必憂心！小可夜來細觀乾象，袖卜陰陽，不日有將星來克他，必有

大將來幫助成功掃北也。」正在議論之際，忽有小校進帳來報元帥：「番將粘得力，又來營前討戰，口出大言，說要踹進營來，踏

為平地，還有許多不好聽的說話，小的不敢說。」岳雷皺了眉頭，想：「那番將如此驍勇，如何擒得他？」吩咐：「且將『免戰

牌』挑出，待我商議一計，然後開兵。」那牛皋在旁邊聽了，便大叫道：「且慢著！我想你父親當日出征，出陣當先，真個是旗開

得勝，馬到成功，從不曾打過一陣敗仗。今日輪到你做元帥，一個番將擒他不住，還想要去掃北，真正出盡了父親的醜了！待我為

叔的出去拿來。」

　　說罷，就提了雙鐧出營，上馬衝出陣前，大喊道：「呔！你可就是甚麼粘得力麼？」粘得力道：「既知某家的大名，就該逃

避。你是甚麼人，這等大膽，來送死麼？」牛皋道：「你這冒失鬼！牛皋爺爺還是認不得，虧你做甚麼將官！賞你一鐧罷！」撲的

就是一鐧打去！粘得力提著紫金錘，撲的一聲，梟開鋼，還一錘，當頂門打來。牛皋雙鐧望上一架，那錘來得狠，把牛皋兩手虎口

都震開了，叫聲：「不好！」回轉馬頭就走。祇因在岳雷面前說了大話，不好意思往本營敗走，祇得落荒而逃。粘得力道：「牛南

蠻！你待走到那裡去？」登開駱駝，緊緊追趕：好似皂雕追紫燕，渾如猛虎逐贏羊。不知牛皋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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